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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音容在 追忆往昔永留存——深情缅怀刁其麟老师

 肖 刚 古籍馆普通古籍组

7月 28日下午，有同事告知刁其麟老师于当日上午离世，我十分惊愕，怀疑消息是否

真实。因我知道刁老师一向坚持锻炼，身体很好。29日，部门发布公告，确认刁老师因病

去世，才勉强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恍惚中，我一直在回想与刁老师共事的种种过往，希望能从中还原出刁老师比较全面的

形象。同时，争取用笔记录下来，以期为过去留下痕迹，为现在表达缅怀，为将来保存纪念。

可惜我才疏学浅、笔钝难书，又能写出怎样的文字来悼念刁老师呢？思来想去，我最熟悉的

刁老师一直处在工作状态中，而我恰恰对他退休前后的工作十分熟悉，那就谈一谈工作中的

他吧！

刁其麟，1955年 7月生人，副研究馆员，2015年 7月退休，因热爱古籍工作，退休后

仍返聘在古籍馆工作。

2008年古籍馆机构改革，年底刁老师调整至典阅组，在普通古籍书库从事库房整理和

提归书等工作。2010年 6月，我调入典阅组，由此开始了与他长达 7年的组内共事时间。

到组初期，我曾跟着刁老师等库房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库房整理工作。他个头不高，较

为瘦削，刚接触时言语很少，给我的感觉只是一位普通的不善言辞的前辈。慢慢地，通过直

接接触，我发现刁老师是一个工作认真、动作麻利且平易近人的长者。虽然言语仍旧不多，

但总能在关键时刻提点一句，让我能在工作中少犯错误、快速上手。就这样，刁老师像一个

引路人一样，将一个个业务要点展现给我，让我能将它们串联起来，迅速熟悉并胜任新岗位。

这让我开始对这位老同志刮目相看，普通的外表下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

闲暇时，他偶尔也会和我聊聊家常。我这才知道他年少时曾在什刹海体校学习，李连杰

还是他的小师弟。早年的运动生涯让他一直坚持长跑等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很好。更多的是

聊一聊图书馆旧事，以便我尽快了解馆史馆情。犹记得当时聊起他每周骑着三轮车、打着手

电筒去柏林寺取归普通古籍，阅览室冬天要生炉烤火，为读者抄书时冻手跺脚这些今天已无

法想见的情形，也曾在古籍书库现场指点水磨石构件、库房整体建筑结构情况，还曾聊到古

籍馆和北海公园一墙之隔的界址问题等等。图书馆诸多陈年往事，随着刁老师看似无心的随

口而出，犹如涓涓细流，缓缓流进我的心里，滋养着我这个图书馆新人的精神田园，让我这

棵图书馆的小苗迅速成长。如果没有这些前辈们口耳相传，这些鲜活的馆史信息很快就会湮

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沉寂。



文津流觞 2022年第 3期

67

2009-2010年文津楼书库维修改造，2010年 7月普通古籍阅览室恢复到室阅览。这段时

间，刁老师先是和大家一起将普通古籍重新回库上架，开放阅览后继续将已上架古籍整理顺

架。

2011年初，我接任典阅组副组长。馆里决定进行白石桥新馆一期搬迁改造，善本特藏

等文献需打包装箱运至文津街馆区。为了给善本特藏腾出库房，馆里安排普通古籍库和地方

文献库先行打包装箱、搬迁调整。当时，普通古籍库中的港台书、清史文献、工具书、多余

复本和大丛书、中文未编书以及阅览室开架书等多类文献需要调整、装箱；普通古籍阅览室

在读者服务工作正常开展的同时还要调整布局，合并地方志家谱阅览室、善本阅览室同室服

务，各项工作十分繁忙。又赶上馆区中央空调长期故障，组内同事每日冒着酷暑在书库内挥

汗如雨地工作。刁老师作为打包装箱的主力，也一直坚守在库房。他常常在湿透一身衣服后，

更换一身继续工作，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快退休的老同志。普通古籍装箱近半，因善本典阅人

手不足，部门领导安排刁老师去新馆帮忙数月。下半年，又因辛亥革命展等展览值班需要，

刁老师再次前往新馆长期值班。匆匆忙忙的工作中，他总是能服从领导们的安排，没有丝毫

怨言。

2011年底，善本特藏和人员陆续搬迁至文津街馆区，刁老师也随之回组。因大量人员

和文献调整，文津街院内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工作。一些年轻人看到源源不断的杂活，

与自己想象的与书为伴的工作状态相距甚远，抱怨来图书馆工作就像是当一个搬运工。刁老

师却常常冲在前面，和大家一起干，从无怨言。有时，看到年轻人有抵触情绪，他还告诉年

轻人要能沉得下心。跟书打交道，不光想着搬运书中知识做学问，也要搬运这些知识的载体。

作为这一百多万册古籍的守护者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图书馆人要甘为人梯、甘为书梯，只

要是为书做的事，再苦再累也值得。看到刁老师这样的老同志能以身作则，年轻人也慢慢少

了些浮躁，跟在身后卖力地干了起来。

刁老师回组后，继续从事普通古籍整库工作。整库工作又脏又累，需要将一摞摞积有尘

土的古籍取下搬上，逐一翻检；工作本身默默无闻，外人除了看到书架变得整齐之外，看不

到任何其他价值；而且十分单调乏味，总是一部书接着一部书，一个胡同接着一个胡同重复

同样的操作；再加上书库环境冬冷夏热，樟脑味大，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这份工作，甚至觉得

这样的工作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些困难和问题对于刁老师似乎没有任何影响，每当走进

书库穿起蓝大褂，他就埋身其中，一刻不停。经过他的整理，很多错序错架书得以归位，避

免成为“死书”；有些重号的数据得以清理修改，减少了阅览服务中的矛盾；还有一些分散

的书籍得以归并，恢复了这些书的本来面貌。此外，每年书库制作新函套时，刁老师也一直

参与监护、搬运、裁签、贴签等工作。从 2011年到 2015年 7月，刁老师一直坚持整库工作，

整理顺架普通古籍 60余万册件，约占总量的二分之一。积沙成塔，汇水成海。就是这样日

积月累、悄无声息的工作，慢慢解决了古籍书库的诸多问题，规避了很多潜在的风险，也为

其他业务工作正常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刁老师对待整库这件事上，我学到了踏实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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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优良品质，这也影响着我此后的工作和生活。如今，我也在做整库工

作，且甘之如饴，我想这与刁老师对我的影响密不可分。

刁老师在认真工作之余，也一直在对工作进行思考和总结，有时也会和我交流一些意见

和看法。他结合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撰写了数篇有关库房管理和阅览服务的论文。

这些文章，既从宏观层面谈到了书库建筑对古籍的影响，也在微观层面上观察古籍装具结构

和形态的演变来研究古籍保护，还从老年读者、女性读者等不同服务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如何

与电子化、网络化服务相结合等角度提出思考，探讨如何做好古籍的收藏与利用。这些文章

是一个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从业者的思考和归纳，提出的很多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仍然

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解决。

2015年 7月，刁老师快退休时，领导和同事们都认为他工作积极认真，身体状态良好，

仍能胜任部门工作，希望他能继续发挥余热，返聘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经与刁老师沟通，

他也愉快地接受了返聘邀请。因退休人员不能入库，领导安排从事监护、衬纸等工作，他也

一如既往地认真对待。2016年，随着善本特藏文献搬迁回白石桥新馆，刁老师随之去新馆

工作，人事管理仍由典阅组负责。直至 2017年 2月 25日，因身处新馆联系不便，刁老师的

工作关系转由推广组管理。至此，我个人与刁老师的联系逐渐减少，各方面的情况了解的也

少了。除了春节慰问老干部或偶尔去新馆碰到短聊之外，很难再有机会直接联系。

2021年 7月，我卸任副组长。之后与刁老师再没有直接联系，只偶尔通过其他同事了

解到他一切都好。我也总觉得时间还长，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再交流再谈心。没想到再听到

他的消息，竟然是这样的噩耗。于我而言，这消息像一记闷锤，让人窒息，更弥散着难以言

说的哀伤，久久不能消散。直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脑中仍然回放着和他一起聊天、

并肩工作的画面。我多想打个电话，再听听刁老师常说的那句“没事，都挺好的”；多想站

在库房门口，再看到他迈着匆匆的步伐快步走入书库的身影；多想再和他一起搬着书箱、推

着书车边走边聊。只可惜，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也只能将这份遗憾永远地埋在心底。

刁老师的突然离去，最悲伤的一定是他的家人。此刻，什么样的言语也无法安慰家人的悲伤，

我也只能献上一句苍白的“节哀顺变、保重身体”！炎炎夏日，逝者已往，希望生者坚强。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追忆过往，不胜唏嘘感慨。刁老师虽然离开了，但他那做人做事

的优良品格以及默默奉献的图书馆人精神仍然留存在我心中，激励我续力传承。我会努力像

他一样，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最后，我想再说一句：刁老师，一路走好！


